
平庸的雪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朵花。
从它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个老生常谈

之态，薄如蝉翼，洁白如玉。它飞舞着，忽聚忽
散，或旋或飘，轻轻盈盈，从天而降。

雪花是冬的蝴蝶，是春的信使。一片一
片，苦口婆心地诉衷心肠。

我有时看雪花，出一会儿神，发一会儿
呆，想着天空的心事，探寻一朵雪花的心情。
每一朵雪花都有自己的绽放。

雪花雪花，是雪做的花。有时，它是有脾
气的，把自己蜷缩成白色的小米粒，打在衣物
上沙沙响；有时，它从坚硬的小米粒里钻出头
来，在干冷的空气中，探出一朵朵冬的晶莹
来，手拉着手，飘飘洒洒就来到了人间；有时，
它真是怒气冲冲，大如鹅毛，沸沸扬扬，好似
洁白的火焰，燃烧着纯洁。

一片片落在了地上。一片片叠压在了干
枯的枝条上。不多时就有了厚度，有了纯度，
有了松软，有了质感。

世间万物如此，当独立无援之时，好似存
在是存若无存、视若无视。当累积到一定程度
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色彩，有了自己的纯度
与质感，成了别人眼中的艳羡。那种持续的绽
放，让人看到了持续里的“含金量”，不可小觑
的力量与希望。

谦虚的雪花从未彰显自己，落在地上的
不气馁。它们从高远的高空来到了人间的最
低的低处，从最高跌入最低，没有因为巨大的
落差而变了脸色，每一片雪花都保留着自己
内心的本色，纯一色的洁白。它们把人间从秋
的萧索杂乱换得人间同色一新。

雪落在枝条上，忽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好
的安抚员。它们知道曾经高大并有着耀眼的
绿色的树，经过春夏秋三季经营的绿叶就这

样被风霜打落。树，瞬间的失宠，独有雪看在
眼里，它们从高远的高空，落在干枯的枝条
上，再次形成耀眼的反差。它们陪伴着树，呵
护着树，雕刻成树的另一种风姿。雪，温暖着
树，树才能熬过彻骨的冬季。

雪的情怀只有诗人明了，在季节的深处
再次绽放。唐朝的岑参无疑是最能了解和体
悟雪的内心的。戍边之苦和雪之寒苦似乎同
病相怜相爱，以雪的另一种姿态传递着人间
的大爱、希望与美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如另一种美丽开在季节之外。
我猜想，并不是诗人的才情有多高，而是诗人
与雪为邻为友，雪是他心思的一种，一色，他
们倾诉衷肠，化解了他内心的愁苦。

每一朵雪花都诉说着他内心温暖的诗
意，都是以“平仄”的音韵嘘寒问暖。那首平平
仄仄仄平平的诗句，酝酿着，酝酿着，最终以
音律的姿态，跳跃在枝条的五线谱上，最终以
诗的韵脚，绽放成了美不胜收的梨花。那种寒
意之彻骨，也最终成了人间别是一番的记忆
与温暖。

幕后的雪是智慧的，它不夺人暖，也不夺
人彩。当人间春暖花开之时，便悄然隐退，深
入大地，润泽了春满人间的光鲜亮丽。

一朵雪花，一个小小的精灵，费尽千辛万
苦来到人间，它洗涤着自己，洗涤着世间，洗
涤着阴霾阴郁的心灵。你要知道，一滴水它可
能是一朵雪花，可能是一句永生难忘的诗句，
更可能是苦难开出晶莹的智慧。

做一朵平庸且诗意的雪花吧，有自己的
平凡，也有自己的色彩。它不骄不馁，哪怕智
慧温暖成水，入泥，它的晶莹，它的智慧，也会
以另一种姿态绽放。世间的每一种绿，每一种
色彩，每一种靓丽，都有雪的晶莹。

一朵雪花的绽放
􀳂 朱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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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下雪了，江南却等不来一场霜，父亲
为此很焦急：菜地的高杆白早已熟透，却等不
来一场浓霜的“沐浴”，而不经霜的萝卜也难

“动（冻）心”……
清楚记得，小时候的初冬，小麦下种不

久，那些结在草木上的露水就有了硬度。古人
说这是“露凝而白”。某一天傍晚，风越刮越
急，越吹越冷，父亲就判断，明天早上要起霜。
早上打开门，场基上堆放的稻草、倒盖萝卜丝
的簸箕及靠墙的锄头等农具木柄上都起了
霜。尤其来得毫无征兆的霜，给刚泛着绿意的
庄稼和树苗，乃至所有新生的、冒尖儿的“当
头一棒”，它们都被灼伤，可也吹响了冬藏结
集令。于是，一场浓霜后，村里家家户户就忙
着铲白菜、拔萝卜、腌咸菜、打香菜、挖土窖藏
红薯和大白菜……还有，赶紧准备农家肥、烧
制草木灰，好给刚出土的麦苗、油菜秧“加衣”
御寒等。忙完之后，大家就开始等待第一场雪
的来临。

霜赶走了秋的浪漫，带来了冬的冷峻。可
农人们为什么还如此期待一场浓霜？主要是
舌尖待见霜的缘故。因为“霜”这种白色的细
小晶体，既含“钙”的功能，又有“盐”和“糖”的
成分？秋熟的蔬果经霜与不经霜，味道截然不
同。家乡的腌白菜，没经霜易坏，一旦被严霜

“亲吻”，宛如吸收了来自于天地间的“钙片”，
腌制不仅不易腐烂，且菜杆和叶筋等也变得
清脆爽口；“霜”还能改善萝卜、地瓜、红薯等
埋于地下“水果”的品质，既能除掉它们身上
的“土腥味”，又使其变甜。可以说，对长期潜
伏于地下的蔬果而言，“霜”就是“糖”和“佐

料”……
老乡们对文艺的“霜”，也许仅会使用歇

后语“霜打的茄子，蔫了”，年过八旬的父母将
霜的实际功用发挥到极致：舌尖期待霜满天。
从这个角度讲，父母和老乡们也许更懂“霜”。
故而，在此言“霜”，实有班门弄斧之嫌。

其实，“霜”是有趣的东西。它可以古雅、
艺术。东汉许慎《说文》注释“霜”为：“露所凝
也。士气津液从地而生，薄以寒气则结为霜。”

《诗经》更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的金句。降落唐宋的“霜”，更留下
诸多千古绝唱，除唐代诗人张继唱响“月落乌

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温庭筠的“鸡声
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李白的“徒霜镜中发，
羞彼鹤上人”、贾岛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
日夜忆咸阳”、苏轼的“冰盘若琥珀，何以糖霜
美”等，无不令人回味无穷。“霜”也很摩登、时
尚，现代人喜欢的润肤化妆品，不少以霜命
名，诸如珍珠霜、白玉霜等。

当然，“霜”在人们眼中皆含严厉、锋利等
之意，“傲雪凌霜”“雪上加霜”“饱经风霜”“冷
若冰霜”等莫不如此，形容严厉的法禁称为

“霜法”、严苛的法典为“霜典”，就连古代御史
台也叫“霜台”。如此抬举“霜”，或许“霜”给予
人类好处太多，经霜的蔬果，让我们的舌尖享
受到美味；枫林经“霜”打，便灿若云锦、如烁
彩霞，让人们流连忘返；一个人只有经得起风
霜的考验，才能成长、成熟。总之，霜这种小晶
体在每个冬天里，也以独有的方式演绎着自
己的精彩，抒写了自己的华章……

舌尖期待霜漫天
􀳂 赵柒斤

小学课本上
杏花是杜牧的
那首《清明》古诗
语文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会背诵

现在 杏花是池城的封面
每年春天都会被春风轻轻打开
江南的秀色
不在你的眼前
就在我的心头

杏花村
􀳂 张含澍

贴够了秋膘，急欲扫除满满的浊气，可亲
近的唯有气质清爽之物。

沙松尖，便是在这时节遇见的。一桌大菜
之中，眼睛独爱那小小的一盘，看它疏疏落落
的嫩绿。没一点儿油腻，也没一点儿缠绕，每
一束都清爽地散着自己的叶。入口是隐隐的
松脂香，好像看见松脂偷偷流到山民的手指，
听见松香块涂在小提琴弦上。盐只一丁点儿，
于细腻鲜嫩的沙松尖已足够。

后来才知，所谓沙松尖并不是松针的幼
年。沙松树是长在松树旁的灌木，叶片是扁
的，是松树中少有的可以入菜的一种。云南人
大概最早发现了这道美味，按着当地人的说
法，“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就是肉。”植物学
家眼中的这科那属，到寻常百姓眼里，只分能
不能吃、好不好吃。

陆游写过一首《晨出》：
昧爽睡餍足，起扶藜杖行。
关山开晓色，草木度秋声。
市晚船初发，奴勤地已耕。
道边多野菜，小摘助晨烹。
清晨睡到自然醒，拄着拐杖便出门看山

色、听秋声了。路边随手摘得野菜，便成了佐
饭的好味。赶集的船开了，家中地也耕了，一
餐落肚，满足了。其时，诗人陆游卜居家乡绍
兴镜湖流域，一头扎进乡野，关心粮食和蔬
菜，过着今人看来的理想生活。

何谓理想生活？有山有水，天生天养。菜
蔬就长在大自然里，田间地头，山川湖海，你
只要去采就够了。而不是用塑料薄膜包得严
严实实，摆在散着冷气的货架上，用同一副面
孔等你掏出手机扫付款码。人们或许感恩物
流的效率，感恩厨师的手艺，感恩从农田到餐
桌的过程里每一道工序、每一位劳动者，却毫
不觉得哪一餐饭真正是上天的馈赠、自然的
恩赐。

陆游大概不会想到，我们曾为能够“亲手
采摘”桃子、草莓、樱桃，而花去数倍于桃子、
草莓、樱桃的价钱。而更糟糕的是，超市的货
架是如此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一年四季重
复轮换，太容易便吃厌了所有的红红绿绿。

古龙曾写过，“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
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其实他说
得还不够准确，确切地说，应该是“遥远的异
地的菜市场”。只有放眼望去，发现这世上还
有那么多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没吃过，不知其
味，人才会激活最原始的欲望，不甘心就此死

去。
对于北方人来说，初遇沙松尖，便有类似

的效果。你甚至还想去看看它长在树上的样
子，是怎样毛茸茸的一株株、一片片。而在云
南当地，谁没挖过野菜、没找过山货，甚至都
不足以谈童年。据说，在澄江的野菜中，沙松
尖并没有多么珍贵。比之于刺脑包、梁王茶
等，沙松尖要好采得多。春天里，背上的竹篓、
腰间的渔网、手上的镰刀，都不闲着，转瞬就
凑齐了一桌好菜。哪里便能少了沙松尖？

而我在入秋的餐桌上吃到的沙松尖，想
来是盐水浸泡保鲜的“餐厅专供”了。得益于
古老的技术和更新的食欲，春天冒头的沙松
尖也能四季长存。它们经过遥远的路，每一束
都在鼓胀胀的透明袋子里水草一样地沉浮，
直至后厨备餐的小工扑哧一声剪开袋子，用
清水一遍遍降低盐和各自添加剂的浓度。他
有没有亲手掐过沙松尖？有没有凑近鼻子，闻
过不加盐的松蜜油一样的清香？风起了，该有
阵阵的松涛声，而不是隔壁灶台轰隆隆的油

烟。他大概和我一样，只能在想象里画他的
画。

日本轻小说作家有川浩写过一个过于甜
腻的故事，取名叫《植物图鉴》。花道世家的长
子日下部树偏偏不爱雕琢的花道，一心亲近
自然，只将路边的野花野草一采、一煮、一炒，
就让陌生女子河野彩香卸下防备，把一日借
宿抻长到半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
用樵野牧歌式的影像俘获了大把少女心。

如果说，花道大师擅长“用花来体现心、
眼睛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有川浩则是用一菜
一蔬的自然回归，戳中都市人的痛点，提醒人
们穿越现代生活的迷雾，去看见那些原本就
在眼前却一直被忽略的东西，甚至是接纳一
种不消费而依然有吃有喝有人爱的生活选
择。

明太祖第五子朱橚曾编写《救荒本草》，
学者李濂在其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
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
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在自然灾害频
仍的明朝，这实在是一本严肃得毫不浪漫的
植物图鉴。但放到今日，一眼望去，414个条
目中图认不全，字也认不全，想象个中滋味，
心思活络，竟暗暗给此书起了个俗名，叫做

《一生要吃的414样野菜》。当然，现代作家也
不妨加上第 415种，如果谁恰巧也吃过沙松
尖的话。

沙松尖
􀳂 葡萄

没有人能离开阳光。但是，因为阳光每天
都普照万物，人人可得，人们往往对她却不大
在意——人就是这样奇怪，越是易得的东西，
越是不知道珍惜。

一个潜艇队员，常年生活在深海，他对阳
光的感受令我们感慨而深思。他说，每当结束
几个月的水中生活回到地上，见到太阳就像
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有时真想一整天地躺
在阳光下，哪怕晒得满身流油也不想回家。这
样的感受我们应该能理解，因为他已长久没
有得到阳光的温暖与拥抱了。

我们岂止是不大在意温暖的阳光？我们
不也常常忽略了自己身边太多“平常”与“易
得”的人、事、物、景吗？想想看，我们每天都享
用着的茶饭汤饮衣食饱暖；我们身边常常伴
随的亲情友情；我们那份看似普通却能养家
糊口的工作……这些不都常常被我们忽略
吗？而这些被我们忽略了的，都有着滋养我们

身心的妙用啊。
好在，阳光是慈悲而大度的，你如何不在

意，甚至忽略她，她依然每天都播撒着光明和
温暖，没有丝毫计较。然而，阳光虽无言，却又
以爽朗的热情告诉我们——别总是追求崇拜
凤毛麟角，出类拔萃者毕竟稀少难遇，常态的
平凡与普通才是生活的真相，才最值得我们
感恩、呵护与珍爱。所以，我们当铭记阳光的
忠告，像阳光一样存在。

是的，像阳光一样存在——即使被忽略
被误解，也从不计较，依然一次次将该有的光

与热播撒出去——让人感到，你的存在是在
给他人制造温暖与和谐。像阳光一样存在，善
待所有与你有缘的“普通”或“平凡”——家人
亲朋也好，邻里同事也罢，让他们都能得到来
自你内心阳光般的温暖，并一起焕发出本有
的热度与光亮，共同照亮温暖一方。如果世间
的人事都能如此和谐相济，即使是风霜雨雪
的冬季，人间也依旧温暖祥和。像阳光一样存
在，远离灰暗的阴影，让心中的明亮与豁达化
作心灵的温存与光芒一起透射出来。你可知
道，能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生活的花朵，你便

也算阐释并了知生命的真义了。不仅如此，我
们还要剔除心中时时滋生的偏见与歧视，更
要抛却令人厌恶的自私与傲慢，以阳光的胸
怀接纳生命中已遇将遇的一切。

生活中处处需要阳光，我们在追求生活
的幸福如意时，当从生活的富庶繁华中抽点
时间，俯首于生活的阴暗处，借明媚的阳光温
暖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更要于大气洒脱
的豪迈中感受卑微生命里涌动的渴求和尊
严。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清扫他心和自心的
尘埃与雾霾，就无法给别人提供温暖与光照，
无法净化心性提升自我。心中常存一份阳光
般的慈悲与平等，你的心里才会有阳光恒久
的温暖，你的生命才会有灿烂明丽的底色，你
生活的长廊里才会呈现不一般的风光。

像阳光一样存在吧——只有心存阳光般
的品德，才能去温暖人生温暖世间；只有心存
阳光，你才会成为一个平凡但绝不平庸的人。

像阳光一样存在
􀳂 崔国银

秋浦河畔念李白

风中的石楠与女贞，翻动

暮春之光，万千树叶上

闪现缤纷的诗句。

在秋浦河畔，面对

一心北上的河水，面对

再也无法越江而去的河水，

我只想起李白。

长江，是他与唐朝最后的界线

长江很近，长安很远。

渭水之冰冻结了还国的归舟。

而皖南，备下驱寒的炉火。

三千丈愁丝，不算宽阔

石台有引你的灯盏与渡口。

有一剂葳蕤又镇痛的草药

就着秋浦的碧水喝下吧

祛你心尖的积雪

秋浦好啊，可以钓千重山

秋浦好啊，可以观白鹭飞

秋浦好啊，可以消万古愁

三百六十里渌水，淘洗断肠

看花，饮酒，写诗，写十七首

将猿声与秋霜，摁在水车岭上。

出门仰天大笑的行吟者

何曾委屈过一寸山水

何曾摧眉折腰事权贵？

惟在秋浦，你，低头礼白云

秋浦河漂流后返钓鱼台

换上蓝花沙滩裤和白T恤
穿着拖鞋，我们逆水走在岸边。

击水的桨，搁在漂行的尽头。

湿衣衫与急流冲撞的欢声

提在各自的手中。

河滩松软，向晚静寂

秋浦若遭遇爱情女子，

安美而乖顺

夕阳照在绵延的山峦之巅

一条金色的秋浦，横于半空。

苍郁的林木，举着这一天

最后的光，让我见着火焰。

前边快步的年轻人啊，

不断的老去，曾让我懊恼

但我从未怀疑再生的活力。

前半程的奋力划行，让我

早于你们冲过了几重险关。

先前不断打湿的前胸后背

在夕光中被体温渐渐捂干。

我的手臂，已生成

加长的双桨。我的岸

不在两旁

我横于半空的半生的亮色

能配得上这青山碧水

与你的青春吗

游白石岭至百丈崖一线

我看着那些散落的巨石

在涧流冲撞中，静如

一派羽毛。阳光从裂谷的顶端

注射下来，多年前崩落的疼痛

没有了。当初与山崖离析的

生硬剖痕，没有了。

一万里的青苔，卷在石中

有人在起伏的索桥上高喊

但再无一粒石块坠入溪中。

百丈崖深藏江南的叹息

像我按捺半生的暴脾气。

没有了。再生的樟树

像收不回去的手臂与脚步。

我的影子，锲在壁岩里

在初夏的林中穿行，

水声越来越远，似在挣脱

耳中的河床，挣脱

进山前呼啸的红尘。

我们安栖的巨石何在？

刚才，在山径的拐弯处

我将一棵倒伏的大树吃力扛起

但重置的丛林何在？

这短暂的静穆，让我想起

徘徊不舍的白石岭

唱着目连救母的古村落。

我前世亲手搭起的马头墙

高昂的马首，已不见嘶鸣

秋浦三叠
􀳂 吴少东


